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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世界上罕见的病例 ，由 于
特殊的遗传基因 ，陈其泽与朱仁英
婚后 10年 内 生 下 4个 瘫痪孩子 ：
孩子们下 身瘫痪 ，四 肢 绵软无 力 ，
肌 肉萎缩 ，手足卷曲 。然而，30多年
来 ，是倔强而不向命运低头的母亲
为他们撑起 一个濒于灭绝的家 ，艰
难地延续着 4个羸弱 的生命：2003
年 5月 18日 是第 13个 “全 国助残
日 ”，助残 日 前 夕 ，笔者赶往江苏省
如皋市石庄镇凤龙村 ，对这个特殊
家庭进行了独家专访 。

面前的朱仁英 ，65岁 ，苍老而
憔悴 ：其 4个子女齐刷刷地挤在一
张用木棍支撑的 简易铁床上 ，愁眉
苦脸 ，神情木然 ：他们相伴在床 ，有
腿下不了地 ，有手穿不了衣 ，吃喝
要靠喂 ，大小便要人抱。真不敢相
信，30多 年的风风雨雨 ，这个家是
怎样熬过来的 。
择地生育三男一女仍是个个瘫

1959年秋 ，经人介绍 ，如皋市
（ 当 时为如皋县 ）场南 乡 果园村 21
岁 的姑娘 朱仁英 与 该市张 黄 港 乡
（ 现并入石庄镇 ）小伙子陈其泽建
立恋爱关系 ：陈其泽勤劳朴实 ，为
人厚道 ，既是个种 田 能手 ，又是个
“铁算盘”，时任生产队会计 ，算是
村里数得上的能人 。朱仁英 ，心眼
好 ，人品正 ，身体结实 ，种 田 胜过一
般男 人 。他们在一起有着说不完的
悄悄话 。爱情是浪漫的 ，花前 月 下 ，
田 埂 、水渠旁 ，两人形影不离 ，海誓
山 盟 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……

1960年 冬 ，陈其泽与朱仁英喜
结 良缘 。婚后小两 口 相亲相爱 ，脏
活 累 活抢着干 ，令左邻右舍羡慕不
已 。

1963年初 ，朱仁英生了个又 白
又胖的儿子 ，取名 陈建明 ，夫妇喜
上眉梢 ，生活更有了奔头 ，干活更
有了劲头。孰料 ，小孩出生一年 多
坐不住站不起 ，四肢软而无力 ，手
指 足趾卷缩而展 不开 ，夫妇傻 了
眼 ，原本欢乐的家庭笼罩着不祥的
阴影 。朱仁英怀孕第二胎时 ，陈其
泽精心照料 ，关心倍至 。他省吃俭
用 为其增加营养 ，滋补身子 ，他们
企盼着生个活泼健康的孩子 。妻子
临产时 ，他听一长老之言 ，选择一
块风水宝地作为孩子 出 生地。“哇
——哇——”一 个 雨雪 交 加 的夜
晚 ，朱仁英又顺产一男婴陈建国 。
一年后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，陈
建国又是瘫痪孩 。

连生两个瘫痪孩 ，陈家没有了
往 日 的欢声笑语 ，夫妇整 日 忧心忡
忡 ，愁眉苦脸。陈其泽与妻一合计
决定再生一个。1967年秋的一天 ，
秋风 习 习 ，阴雨绵 绵 ，朱仁英生了
一名女婴陈明英 。但一年后 ，其女
仍未逃脱瘫痪厄运 。

70年代初 ，我国计划生育刚刚
起步 ，少生优生尚未形成共识 ：陈
家连生瘫痪孩未有人在遗传基因上
研究和探讨 ，对其不解之谜往往充
满迷信色彩。乡 亲们对陈家命运深
表同情 ，可谁都不愿劝阻他们再次
生育 。尽管灾难频频降临 ，生活负担
不断加剧 ，可这还是没有动摇这对
夫妇要求生个健康孩子的信念。他
们思忖着 ：三个瘫痪儿女 日 后谁来
照料？只盼有个健康孩子 ，日 后三个
瘫痪儿女才有生活希望 。既无血缘
关系 ，又非近亲结婚 ，怎会屡出这种
怪事 ，陈其泽夫妇百思不得其解 。
“我就不信这个邪！”1970年夏的一
天 ，倔强好胜的朱仁英又在另一块
宅地上生育一名男婴 ，取名陈朋 。夫
妇俩天天盼 ，夜夜想陈朋能站立 、能
走路 ，能像左邻右舍的孩子一样 ，但
现实却酷似一瓢冷水 当头浇下 ，夫

妇的心冷到脚跟 。
俗话说 ，福无双至 ，祸不单行 ：

就在老四陈朋伢伢学语时 ，陈其泽
因患 白 血病 、败血症 ，伤寒等综合
症撒手归天 。顶梁柱轰然倒下 ，陈
家 尤如航行在茫茫 大 海 中 的 一叶
扁舟 ，苦 命 的 朱仁 英 哭得死去 活
来 。此时的她想随夫西去 ，一了百
了 。当 她从悲痛欲绝 中 清醒过来后
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料理 。她
只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仰首问青天 ：
“ 上苍呀 ，我上辈子作了什么孽 ，为
什么待我如此不公？”
寻药求医千辛万苦为 圆健康梦

为给孩子 治病 ，上 世纪 的 70
年代 ，朱仁英就踏上漫漫求医路 。
冬 日 的清晨 ，天寒地冻 ，北风刺骨 ，
她挑着一副萝筐上路了 ，4个孩
子分两头躺在棉絮里 ，去时满怀
希望 ，总以为会出现奇迹 ，心劲
牵着脚劲 ，扁担 “吱吱 ”作响 ，走
得又快又急 。可 当 医生无奈地摇
头时 ，她的心几近碎了 ，回家的
路变得又远又长 ，饥饿 、寒冷 、疲
惫阵阵袭来 ，她直打颤。扁担悠
悠晃晃 ，好沉重啊 ，她走一段歇
一阵 。肩上的棉衣磨破了 ，溢出
道道血印 ，汗水一蜇钻心地疼 ；
脚板上的血泡这块破了 ，那块又
隆起 ，汗水血水浸湿了破袜裹在
脚板上 。孩子饿了 ，她找个避风
的 地方 ，取 出 随 身 携带 的 玉米
饼 ，用 牙齿磨碎后 口 对 口 地喂 ，
咀嚼时从未肯咽下一星半点 ：实
在饿得支撑不住了 ，她则找一户
农家歇歇脚 ，讲明原委后 ，讨点
糁粥或温水充过饥后继续上路 。

漫漫求医路 ，几年下来 ，朱
仁英明显苍老了 ，几个远房亲戚
见她 日 子艰难便劝地：“抚养 4个
孩子难哪 ，是否送掉一两个？”朱
仁英眼睛一瞪：“亏你们说出 口 ，
孩子 是我心头 肉 ，一 个 都不能
送！”一次次求医 ，一次次失望 ，
又有好心人劝她：“别治了 ，花再
多 的 钱 也 是 白 搭！”她手一摆 ：
“ 哪里话 ，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
放过！”春去秋来 ，朱仁英跑遍了
她熟识的大小医院 ，试遍了她能
打听到的民间土医偏方 ，然而，4
个孩子除了能吃能喝 、能哭能笑
外 ，瘫痪症没有一点好转。朱仁
英原本家境就不殷实 ，治病欠下
一屁股债 ，再求医时 已掏不出分
文半钞 。然而她仍在不停地打探
着治疗瘫痪症的信息 。

1976年夏的一天 ，朱仁英听
说 南通 一 家 医 院可 以 手术 治疗
瘫痪病 。她激动得一夜未 合眼 ，
憧憬着 4个儿女治愈了 ，活蹦乱
跳地上学去了 。为了凑钱 ，她在
卖掉家 中值钱的家 当 后 ，又砍去
自 留地上的 16棵树 ，但还是杯水
车薪：“孩子都是我的心头肉 ，要
手术都手术！”她心一狠 ，卖掉了
几 次 想 卖 但 又 未 舍得 出 手 的 一
直压在丈夫遗像下的 5本宋朝古
书 ，才勉强凑了 800余元 。

张 黄港至南通 30余公里 ，为
节省路费 ，朱仁英推着农用独轮车
一步步艰难地向前挪动，4个孩子
挤在车上的竹筐 内：“六 月 的天 ，小
孩的脸”，说变就变 ，上路不久 ，一
阵乌云压来 ，瞬间狂风大作 ，继而
豆粒大的雨点 “哗哗 ”而下 。风急雨
大模糊了她的视线 ，她脚下一滑 ，
车子失控倒在路旁水渠里 ，孩子们
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。朱仁英心
在滴血 ，她不顾一切 ，将孩子一一
抱进路旁的玉米杆棚内……

在医院 ，医生对 4个孩子进行
了诊断 ，对手术治疗此类罕见的疑

难症没有把握 ，迟迟没有手术 ，
朱仁英 “唰 ”地下跪在地 ，声泪
俱下：“求求你们 ，行行好 ，救救
孩子！”面对无助的母亲 ，面对
这长跪不起的母亲 ，医 务人 员
被深深感动了 。医院经过周 密
部署后 ，决定对老大陈建明施
行手术 ，算是探索性的 ，若手术
成功再对三弟妹手术 。

手术室内静悄悄的 ，医务
人 员全神贯注 ，小心翼翼 。手术
室外 ，朱仁英的心快蹦出胸 口
了 ，焦急地等待 ，不停地徘徊 ，默默
地祈祷：“菩萨保佑 ，老天有眼 ，让
我儿闯过难关！”手术进行了 3个
多小时 。医生在陈建明腿部 、臀部 、
腰部 、肩部 4处施行手术 ，但仍未

能 治好这 世 界 上 少 见 的
顽症。手术失败 ，朱仁英
像 泄 了 气 的 皮 球 痴 痴坐
在地上 。出院那天 ，她发
疯似地嚎啕大哭 ，一步一跪 ，一跪
一叩：“苍天啊苍天 ，我愿用 我的生
命换回孩子的健康！你为何不能让
我如愿？”医院 门 厅 内 的水泥地上
留下两行带血的印痕……
顶天立地为孩子撑起一片蓝天

孩子虽是瘫痪 ，但肠 胃 功能尚
好。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，在这
穷 乡 僻壤 ，靠寡母抚养 4个残疾子
女 ，让他们能填饱肚皮谈何容易 。

朱仁英说：“只要我有一 口 气 ，就得
设法让他们活下去！”

为省下粗杂粮喂养孩子 ，朱仁
英常以野菜 、树叶 （榆树叶 ，柳树
叶 、椿树叶等）、菜头 （蚕豆头 、菀豆
头 ，黄花头 、山 芋头 ）充饥 ；夏 日 炎
炎 ，她下河捞鱼摸虾为孩子增加营
养 ；数九寒冬 ，她持一把耥 网在河
边上耥螺蛳 ，为孩子们改善伙食 。
运气好时能耥点河蚌 、小杂鱼 ，她
则人未到家声音先入家 门：“哎嗨 ，
醒醒觉 ，今天吃螺蛳河蚌鱼儿汤 罗
……”一年 中 ，朱仁英难得有几次
这样快 乐过 。

有 进就有 出 ，进得 多 出 得也
多：4个子女每天大小便 20余次 ，
全 靠 朱仁 英 一一抱着 如厕 ，她没

有半点怨言 。在孩
子面前 ，她总是面
带 笑 容 ，和 蔼 可
亲 ，将苦恼深深藏
起 ；在 孩子 背 后 ，
她 常 常 咽 下 苦 涩
的 泪水 。她说：“做
母 亲 的 就 得 为 孩

子 ‘遮风挡雨 ’！”
在子女心 目 中 ，母亲是世界上

最最伟大的人。1984年仲夏，4子
女因吃了变质西瓜 ，上吐下泻 ，大
便流了一床 。屋 内臭气薰天 ，苍蝇
乱飞 ，他们不知所措 ，内疚地哭 出
声来：“妈 ，是我们不好 ，不该贪
嘴！”

“ 是妈不好 ，不该贪小利捡 回
了 变 质的瓜！”朱仁英 为他们一个

个洗屁股 ，换裤子 ，并念念有词地
安慰孩子：“不臭 ，不臭 ，一点也不
臭！”

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，体重一天
天增加 ，朱 仁 英 的 负担也越 来越
重 ：看着母亲常年 累 月 含辛茹苦受
磨难 ，他们心里有说不出 的难过。4
兄妹很少喝水 ，并尽 力 控制饮 食 ，
以减少大小便次数。1987年秋 ，朱
仁英患上气管炎 ，在家输水数 日 。
眼瞅着母亲病倒 ，他们本 已到了 回
报母爱 的年龄了 ，却无能为 力 ，4兄
妹心急如焚 ，他们 3天 3夜不吃不
喝 。朱仁英急红了眼 ，针头一拔 ，强
行为他们灌稀饭。4兄妹牙齿咬得
“格格 ”响 ，滴水未能灌进 。朱仁英
声泪 俱 下地乞求：“吃点吧 ，吃点

吧 ，不然会活活饿死的！”可 4子女
仍是我行我素地绝食 。

“ 要死我先死。”5天后 ，失去理
智 的 朱仁 英踉 踉跄跄拿 回 一瓶高
效农药。“妈——，我们吃 ，我们吃 ，
我们再也不做傻事了！”4兄妹苦苦
哀求 。

“ 我的 肉！”朱仁英将农药瓶扔
出 门外 ，与孩子们抱成一团 ，眼泪
夺眶而出 ：“孩子呀 ，妈那能眼睁睁
地看你们饿死呢？记住 ，天塌下来
有妈撑着！”

岁 月 沧桑 ，艰难跋涉 ，寡母支
撑着瘫痪的家 。进入 世纪末 90年
代 ，朱仁英因 几十年营养不 良 ，劳
累过度 ，患有 胃病 、关节炎 、颌窦
炎 、皮炎等 多种疾病 ，4子女都患有
气管炎 ，另 外老大陈建明患严重心

脏病 ，老三陈明英患有心肌炎 ，病
魔总 在 不断 袭击着这个 原本 不幸
的家 。

1999年冬的一天 ，纷纷扬扬的
大雪铺天盖地下着。晚 7时许 ，忙
碌 了 一 天 的 朱仁 英 喂 饭 时 发现老
三陈明英脸色发紫 、呼吸急促 ，神
智不清：“有危险！”朱仁英知道是
心肌 炎 又 发 作 了 ，一 刻 也 不能延
误 ，她连忙请来邻居 ，将女儿送往
镇医院抢救。跟在后面的朱仁英头
昏 目 眩 ，眼 冒金星 。她跌倒了爬起
来 ，爬起来又栽下 ，几个反复后 ，她
再也没有 力 气站起 。孩子咋样了 ？
有危险吗？朱仁英咬着牙缓缓地向
医院爬去 。短短 1.5公里路 ，朱仁
英爬了 两个 多小时 。当地爬到镇医

院时 ，路上的冰凌 已将她的膝盖
磨得血 肉模糊：“明英——明英 —
— ”三天三夜的抢救 ，三天三夜
的呼喊 ，朱仁英终又唤醒了沉睡
的女儿 、这一次 ，女儿因心肌炎
复发住院 18天 ，母亲则因气管炎
复 发输液 5天 。

一个人的潜 力有 多大？当 他
处于安稳环境时难以估摸 ；而当
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 ，奇迹常常
会产生 ，正所谓 “置之死地而后
生”。30多年的坎坎坷坷，10000
多个 日 日 夜夜 ，朱仁英既 当 爹又
当 娘 ，顶天立地撑着这个家 ，呵
护着 4个脆弱 的生命 。人说世间
当 牛做马最苦 ，乡 亲们却说朱仁
英的人生就是 “牛 ”就是 “马”，她
甚至比牛和马受的磨难更大 、更
多 、更久 。

爱 心行动
情 系 这 一个瘫痪 的 家

“ 只 要 人 人 都献 出 一份 爱 ，
世界将变成美好 的 人 间！”朱仁
英一家 的不幸牵动了 众人 的心 ，
朱仁 英 浓 浓 的母 爱 之情 引 发起
社会各界的 爱心行动。近年来 ，
该市民政局 、市残疾人联合会 、
镇人民政府 、村民委 员会及社会
群众纷纷伸 出温暖之手 ，慷慨解
囊相助 ，接济着这个瘫痪的家 。

1992年以来 ，朱仁英一家 免
缴农业税等款项，1995年市民政
局 将这 一 家 列 为特 困 户 ，发给
“ 农村特殊 困难户救济扶持卡”，
定期给予补助 ；市民政局 、镇人

民政府 及村 民 委 员 会三次 集 资 捐
款为其翻建危房 ，使这一家告别低
矮茅屋 ，住上宽敞明亮的瓦房。老
党 员宋达 胜每年个人捐款 400元 ；
村铸钢厂每年向这家发给补助 360
元 ；张 国 英 、张学莲等人数十次送
衣送物上门 ，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
难 ；胡俊祥 、马 秀芳 ，钱美兰 、吴锦
文 等村 民 不定期义 务 为这一家耕
田 挖墒 、除草喷农药 、抢收抢种 、协
助送人去医院治疗 ；左邻右舍经常
送来蔬菜 ，豆制品 、肉制品为他们
改善伙食 。个体业主朱永忠 、蔡同
兰 等 4人将数十 种 日 用 小百 货送
上 门 ，让这一家代销挣点油盐钱 ，
不少人舍近求远蹬车数公 里 到这
一家特殊的小店购物 。朱仁英家东
山墙开有一个窗 口 ，窗台上放一只

小木箱 ，箱内装有零币 ，4兄妹躺在
货架旁的床上出 售小百货。前来购
物者总是先问好价格 ，然后算好金
额将人民 币 放入木箱内 ，自 己再到
货架上取走物品。10多年来 ，从未
出现过少放钱多取物的现象。1997
年初 ，南通皇冠宾馆总经理亲 自 上
门送来了 电视机和收音机 ，让 4兄
妹躺在床上也能听到党的声音 ，看
到 国 内 外大事和丰富 多 彩 的 文 艺
节 目 ，打发寂寞的 日 子。2001年秋 ，
村小 学 300多 名 师 生 踊跃 向 这一
个特殊家庭捐款献爱心 ，不少小朋
友砸破了储蓄罐 ，捧出平时一分分
积攒下的硬币。2002年 6月 29日 ，
江 苏 电 视 台 向 朱仁 英 家 送来 两 台
彩 电 ，一台洗衣机 ；省人民医院派
出 专家 上 门 义诊 ，赠送了 1000元
现 金 及 部 分 药 品 ；南 通 市 民 政
局 ，南通市残联 、如 皋市残联 向
这 家 捐 款 5800元 ，捐 赠 轮 椅 一
辆。10月 9日 ，全 国 劳模 、中 共
十 六 大代 表 ，江 苏远 东 集 团 有限
公 司 总裁蒋锡培专程 来 到 朱仁 英
家 中 捐款 2000元 ，并将一家 5口
人 列 为 公 司 “荣 誉职 工”，为他
们办理了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，为
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。

爱 像一颗石子投进蔚蓝 的 湖
面 ，溅起圈 圈涟漪 ，波及四面八方 ；
爱犹如春潮汹涌 ，滋润着弱 者的心
田 ，浇灌着爱的常青树 ，撑起了一
片绿荫 ；爱的纽带将素不相识的人
连结起来 ，建立起一个 “爱 ”的大家
庭 。朱仁英说：“我们这一家是不幸
的 ，但又是幸运的 ，我们遇到这么
多的好人 ，是他们的爱心援助 ，使
我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、享受到社
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！”

采访结束时 ，65岁 的朱仁英抱
着 40岁 的大 儿子吃力 地向 厕所挪
动 ，看着那背影 ，笔者止不住嗓子
哽咽 ，鼻子发酸 ，眼泪簌簌而落 ，顿
生焦虑 ：朱仁英何时才有解脱的尽
头 ；她倒下了谁来支撑这个家？面
对这个一贫如洗的家 ，他们还需要
更 多 的物质帮助 ，以使这个支离破
碎的家有着基本的生存条件 。

夕 阳西下 ，笔者返城时仅留下
回程的车费 ，倾囊相助 ，表示了一
份微薄的爱意。毕竟 ，人心总是肉
做的 。

（ 爱心小记 ：采访此稿时心在
颤动 ，止不住泪水涟涟 ，当 即捐款
450元相动 ；回来后夜不能寐 ，眼前
不时浮现这一家 5口 的 陌生面孔 ，
触景生情写完此稿 ，笔者的一支秃
笔 着 实 无 法 写下这 憾 天动地 的 世
间真情 ；再去审稿时 ，又带上棉被
棉衣 ，算是为助残尽点心意而已！）

图 ① ：朱仁英 与 4残 疾 子 女在
一 起 ，一 家 人 愁 眉 苦 脸 ，神 情 木
然 。前 为 朱仁英 ，65岁 ；后 右 一 为 老
大 陈 建 明 ，40岁 ；后 右二 为 老 三 陈
明 英 ，36岁 ；后 左 一 为 老 四 陈 朋 ，33
岁 ；后 左 二 为 老二 陈 建 国 38岁 。

图 ② 4兄妹 大 小 便要抱 ，朱仁
英 这 一 抱就 是 30多 个春秋 ，好 沉
重啊！图 为 朱仁 英 屏住 气抱起女 儿
吃 力 地 向 厕 所挪 动 。

警惕“导购”变 了 味
□ 文 图 /吕育明

最 近 ，张 先 生 到 一 家 超 市
想 买 些 洗发 用 品 ，瞧 着琳琅 满
目 的 货 架 ，张先 生 正在 细 看 时 ，
一位 笑容可掬 的 售 货 小姐走上
前 来 ，彬 彬 有礼 地 向 张 先 生 推
荐 了 某 品 牌 的 洗 化 用 品 ，说这
种 产 品 是如 何 的 好 ，购 买 的 人
也 非 常 多 ，还 说她本人也在 使
用 ，并 指 着 她 的 一 头 “秀发 ”让
张 先 生 现 场 “观摩”。张 先 生 抱
着 试 试 看 的 心 理 就 买 了 些 ，可
是 ，不 用 不 知 道 ，一 用 吓 一跳 ，

使用 后 张先 生 才 发现与 销 售 小

姐的 介绍 相 去 甚远 ，再一 打 听 ，
这 种 产 品 不 但 购 买 者 甚 少 ，还
属 于 那种质 次价 高 的 滞销 品 。

现 在 经 营 者 和 颜 悦 色 的
笑 脸 和 娓娓 动 听 的 言 辞 随 处

可 见 ，消 费 者 的 购 物 环 境 比 以
前 有 了 很 大 的 改 善 。但也 不 难
发 现 ，一 些 看 似 “热 情 ”与 “微
笑 ”的 背 后 ，常 常 隐 藏 着 “虚
伪 ”和 “奸 诈 ”。有 些 商 家 主 动
为 顾 客 作 “参谋”、当 “导 购 ”，
实 际 上是诱使顾 客 上 当 受 骗 ，
给你 “温 柔 ”的 一 刀 ！ 发展企业必须建立民主机制

□ 文/张仁沛

在 防 治 “非典 ”的 斗争 中 ，中 央一再
强调 ，必须把 人 民 的 生命健康放在 第一
位 。这和 以发展经济为 中 心是统一的 。发
展经济也是为了提高人 民 日 益增长的物
质和文化需求 。发展经济的主要前提 ，是
要 发展 企业 。发展 企业 的 一项重 要举措
则是必须建立民主机制 。

过去 ，我们学 习 “苏联老大哥”，在企
业 中 搞 “一长制”。企业 中 的 重 大 问 题 由
企业的 “一把手 ”拍板决定 。虽然 也搞 “党
委 集体领 导”，也搞 “职代会”，却往 往大
多 流于形式而等 同虚设 ，很难发挥作用。
所以一旦这个主宰企业命运的 “一把手 ”
出 问题 ，腐败变质 ，贪赃枉法 ，胡作非为 ，
往往就把一个好端端 的 企业给毁 了 。这
种沉痛的教训屡见不鲜 。

对此 ，很 多 人都在思考 ，怎样才能防
止 类似 问题继续 发 生 。中 央也 采取 了 很
多 措施 。如加强对 国 家 重 点 企业 的 监督
审计 ，甚至 由 国 务 院派 部长级 的 干部进
驻督 察 。这在某 种程度 上起到 了 明 显效
果 。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 ，不是解决问题
的 根本办法 。国 家这么大 ，企业这么 多 ，
国 务院能都派人去督察吗 ？显然不可能 。

其实办法 是有 的 。早在抗 日 战争时
期 ，民主 爱 国 人 士 黄 炎 培先 生 到延 安 中
共 中 央所在地考察 时 ，向毛泽东 主席提
出 ，中 国历史 上多 次发生改朝换代 ，开 国
时往往生气勃勃 ，可随着 岁 月 流逝 ，人事
易 迭 ，却逐渐沉伦 、腐败 、导致丧权 失 国
周而复 始的 发生 。他说 ，以后 中 国 共产党

取得了 全 国政权 ，有没有办法结束这种
周期律 。毛泽东 充 满信心地说 ，我们有
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，那就是充分实行民
主 ，对领导者进行有效的监督 ，使领导
者不致腐败 。

新 中 国 成立后 ，力 图推行民主制度 ，
终因种种原因都没收到很好的效果 。其中
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 ，就是几千年的封建专
制流毒太深 ，一到具体问题 ，就回 到一个
人说了 算的老毛病上去了 。就如一位名人
的诗 中 所说 ：没有一人来领导 ，怎能万方
舞于阗 ？积 习 使人把希望寄于一人之上 、
民主机制怎能推行？

发展 企业必须依靠科技 、依靠管理 、
依靠市场 。但这些都需要人去完成 。人是生
产力 中最重要 、最有活力的因素 。科学技术

是第一生产力 。而科学技术是由 人去发展 、
去运用 ，去完成的 。没有人便无从谈企业和
谈社会发展 。显然 ，只有激 发人 的创造热
情 ，唤起人的 当家意识 ，在企业中推行民主
机制 ，实行民主决策 、民主理财 、民主决定
企业领导人 ，才能使人的能力得以充分发
挥 。有些清醒的领导者再三要媒体 多宣传
人民群众 ，少宣传领导人的行止 ，是很有见
地的 ，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作用和效果 ，更显
得发展民主的艰难和重要 。

当前 ，首先要认真解决企业职代会等
推行难 、流于形式的问题 。这个 问题不解
决 ，企业就难以发展 。现在 ，是到了非解决
不可的时候了 。只有企业真正实行了 民主
机制 ，我们的企业才大有希望 。

公
务
员
工
资

由
什
么
决
定

□ 文/陈淮贵

去年公务 员加薪成了一场空想 。不过 ，权威人士
透露 ，国家 已准备在今年执行原定去年下半年实施
的公务 员加薪计划 ，政府 也将补发公 务 员去年下半
年应加未加的工 资 。

公务 员加薪一直受到各方的关注 、争议 。有的人
说大陆公务 员收入大大低于海外公 务 员收入 ，也大
大低于一些企业 同 等级人 员的收入 ，低薪不利于留
住优 秀人 才 ，不利于公务 员 的廉洁 ，不利于扩大 内
需 ，所以 ，加薪是势在必行 ；有的人对此却是第一次
加薪 “举两只手支持”，第二次加薪 “一只
手支持 ，一只手反对”，第三次加薪 “举两
只手反对”，因为广大的贫困 阶层如下岗
职工 、山 区农民等更需要资金扶助 ，公务
员的工 资要与 当 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
相适应 ，加薪并不能扩大 内需等等 。

其实呢 ，两者都有理 ，可惜的是 ，两
者都各执一端 ，没有跳出 圈 外看问题 。不
识庐山真面 目 ，只缘身在此 山 中 。公务 员
加薪不加薪 ，不在于什么收入情况与贫
困阶层比怎样 ，不在于与外企比与外国
比怎样 ，而是在于——劳动力市场情况
怎样 ，是供大于求 ，还是供过于求 。

工 资反映的是劳动力 的价格 ，而价
格是由 市场的供求关系 决定的 ，所以 ，工
资 只 能 由 劳动 力 市场 的 供求 关 系 来 决
定 ，供过于求 ，不可能也不必要增加工
资 ；供小于求 ，则需要靠提高工资水平来
吸引劳动力 。

当然 ，这里所指的工资是透明的 、显性的 、可比的 ，
如果工资是不透明的 、隐性的 、不可比的 ，则难以反映劳
动力的价格 ，而扭曲市场的价格与供求的关系 。

从公务 员招考情况来看 ，各地无不应者云集 ，竞
争惨烈 ，由 此可见公务 员岗位的吸 引 力 ，可见劳动力
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。那么 ，根据供求原理 ，按一些
人公 务 员收入偏低的说法 ，怎么可能 出现如此争挤
独木桥的局面 ，应该是应者寥寥才对呀 ？

所以 ，问题在于公务 员 的工 资并非就是通常意

义上的劳动力价格 ，公务 员职位带来的收入是不透
明的 、隐性的 、不可比的 ，其工资 已不能反映劳动力
价格 ，不能反映其收入状况 ，其工资 只是工资 、奖金 、
津贴 、福利 、职权利益 、附加收益等 “完全工资 ”中 的
一部分 ，自 然难 以体现市场供求关系 。公务 员的收入
状况到底怎样？有数据表明 ，全国公款吃喝一年花费
1 000亿元 ，公车消费一年 100亿元 ，公车成私车 ，私
费成公费。一些部门凭借权 力大肆收费罚款 ，这些款
项最终化作公务 员 的奖 金福利 ，以至于奖金大大 超

过了工 资数额。还有一些官 员动辄受贿
数十上百万 ，乃至千万 ，再小的权 力 ，也
拼命扩大寻租空 间 ，最近判决的吉林省
靖宇县李铁成案 ，显示该县所有科级 以
上干部全部行贿 ，那么 ，有无股级干部向
这些科级以上干部行贿？有无一般干部
向股级干部行贿？有无其他人 员 向公务
员行贿？值得思考 。有人指出 公务 员收入
不如一些企业收入 ，但我想两者是不可
比的 ，一个有权 ，一个无权 ，一个有附加
收益 ，一个无附加收益 ，企业 员工不可能
有公务 员那么潇洒 ，一个公务 员可以轻
易整垮一个企业 ，但一个企业恐怕不可
能整垮一个公务 员 ，而且 ，企业 员工面临
失业的风险 ，而公务 员的失业风险要小
得多 。有人说大陆公务 员收入不如海外
公务 员收入 ，但我想外国 公务 员一般都
自 己掏钱喝酒 自 费购车 ，权 力 寻租空 间

窄小 ，不可能象大陆公务 员这么气派 ，以能多喝多 占
为荣 。

所以 ，公务 员到底能否加薪 ，应在对公务 员收入
进行全面考察 ，回 复 到反映其收入状况的本来面 目
之后 ，得出 “完全工资 ”的数额之后 ，才能有个正确的
结论。为此 ，应加大反腐败力度 ，加快机构 、财务 、公
车 、接待等各项改革 ，让公务 员的福利 、待遇货币 化 、
工资化 ，以此正确反映公务 员的收入状况 ，体现劳动
力 市场 的 供求 关 系 ，并 由 此 决 定 公 务 员 的 工 资 水
平。否则 ，一切都是空谈 。


